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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张恨水研究会工作已两年有
余。张恨水是小说大家，潜山是他
的故乡，研究会的办事处就设在这
里。我是安庆市区人，对潜山知之
甚少，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天柱山也
没有爬过，是张恨水研究让我走进
这片温润、朴实的土地，我越来越
多地感动并感恩着。

潜山很小，走在城关的主干街
道上，常常看到停下脚步彼此寒暄
的身影；潜山又很大，阅遍万里山
河的张恨水，眼底收不尽故乡的风
光。张恨水在潜山度过令其受益一
生的苦读岁月，后来，他辗转南
北、成名直至离世，心中都满载对
故乡的思念。2012年，张恨水的骨
灰迁回潜山安葬，了却他最后的心
愿。我没有经历这件事，但知道，
这与已故的原潜山政协主席徐继达
分不开。

是徐先生率先提出恢复张恨水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那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潜山
是贫困县，“吃饭要紧”，对开展名
人文化研究理解、支持的人并不
多，徐先生顶住压力，一趟趟往市
里、省里跑政策，天南海北收集资
料，磨破嘴皮找经费，筚路蓝缕。
多方奔走、紧张筹备，1990 年 5
月，张恨水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安徽
大学举办。如今，张恨水沉默的身
影已重回世人视野，学术研究及宣
传普及成果累累。潜山张恨水墓园
与纪念馆，一批又一批游人虔诚驻
足。2022 年夏，徐先生因病去世。
在他去世前的一年里，我们短暂交
往。那时，他已至耄耋之年。初次
见面，是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一间布

置简单的书房，他中气十足地招呼
我坐，听完介绍，笑眯眯地、洪亮
地连说几个“好”字。我看到书桌
上摊开一份文稿，不觉揣想，如此
高龄审核稿件着实不易。徐先生拿
起文稿，说文章还能写写，但在网
上找图片配文字就不行了，问我能
否帮忙找一些，我不禁哑然——徐
先生竟亲自撰文。同事说，徐先生
退休后并未赋闲，那间书房是他的
办公室，除了张恨水研究，还呼吁
梅花为潜山市花。之后，我偶尔看
望他，在办公室或是他的家里。他
家房子十分普通，特别的是，院里
种有很多梅树，满院梅香。临近春
节，我为徐先生夫妇拍了一组照
片，梅花熠熠生辉，笑容灿烂夺
目，不想定格成永恒。徐先生逝世
后，许多人写回忆和怀念文章，阅
读它们，我更多的了解了徐先生的
坚毅与执着，当读到“第二届张恨
水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他劳
累住院，躺在病床上审核资料，挂
着尿袋参加会议”时，不觉间，我
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温暖的笑，耳畔
回荡那洪亮的“好”字。

张恨水是潜山人，确切的说，
是潜山余井人。汪中新先生也是余
井人，他是张恨水同乡中的同乡。
关于汪先生的过往，我知道的不

多，他退休前是基层教师，默默育
人，对张恨水也颇有研究。他住在
余井的乡下，蜿蜒曲折的乡间小
道，不好找，但环境清雅，屋前有
丛生的竹林，院里养着一盆盆花
草。我和同事经常到这里向他请
教，他总是热情地迎出来，张罗茶
水果品，戴着老花镜，认真解答。
他患病，常年服药，但很达观。研
究会编印张恨水故里诗词集，想请
他把关，他慨然应允，一字一句推
敲修改，认真为诗集撰写序言。我
向他学习诗词格律，他授业解惑细
致入微，却不以老师自居，总是谦
逊地与我以朋友相称。2022年下半
年起，他耳疾加重，视力大不如
前。我几次提出探望，他都以离家
外居而回绝。春节后，我和同事再
次尝试联系，他仍说尚在别处，我
们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一直在家中
养病。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迎出来，
怪我们不该如此客气，“耳朵听不
见，一只眼也快瞎了。”他有些不好
意思，进里屋翻出一摞文稿，出来
时几乎站不稳，“都是这些年整理出
来的张恨水研究资料，还有一些电
子版，交给你们，是最好的归宿。”

无论身处何处、面对什么样的
大人物，张恨水从不讳言自己是潜
山人，他称自己为“天柱山下人”

“梅城笑翁”“程大老板同乡”，为潜
山写下《秘密谷》《天明寨》《桂窗
之忆》《潜山春节》 等诸多文学作
品，在上海《旅行杂志》发表《潜
岳引荐录》，宣传推介天柱山。他带
着沉甸甸的家乡情重回故里，在他
长眠的地方，故里人延续着温润、
质朴的生命。

我在恨水故里
曹冬艺

潜山市城南，有小陌，也有梅花。
少时，城南淹没在一片田畴中，

小陌曲折凌乱，春来野草疯长，冬后
霜雪覆盖。及至中年，小陌已成香
径，田野也成了公园。

因有湖，公园便叫了雪湖公园。公
园占地千余亩，草木葱茏，蔚为大观。此
前，雪湖盛产贡藕，锋刃断处，藕白如雪，
且丝丝相连，有“九孔十三丝”之美誉。
因而湖上拱桥，也建成九孔模样，名曰

“九孔桥”。天蓝得像块刚刚染过的幕
布，站在桥上，放眼四顾，长廊、栈道、
亭台、假山、楼榭、湖滩，一时尽收眼
底，真是个踏青、郊游、会友的好去处。

园中更有一座舒王台，为皇佑年
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所筑。乾隆
版《潜山县志》载：“台螺旋而上者数
丈，每夜月登眺，山黛朦胧，烟光缥
缈，万井楼台在目。”王安石公务之
余，常在台上秉烛夜读，百姓仰慕其
神韵，称此景为“舒台夜月”。斗转星
移，遥想王安石雪夜攻读时，台下定
有梅香阵阵。王安石一生忧国忧民，

累受挫折，但不屈服的性情却也伴其
一生，直至过了花甲之岁，犹以梅花
自喻：“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
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而在舒州通
判任上时，王安石年方而立，怀抱利
器，傲霜凌雪，此时能入其法眼，引以
为友的，大概也只有梅花了。

而今日的舒王台下，甚至整个雪
湖公园，赫然已成了梅花的海。

当燕子衔着春讯还在飞来的路
上，公园里早已万物萌动。一片明艳
的流云下，太阳穿过粼粼湖水，正光
芒万丈而来。湖水褪去了冰雪外衣，
咯咯笑着，一浪一浪涌向湖岸，扑向
湖岸，拍向湖岸。岸边昏睡的树木、
小草、芦苇，再也经受不了这明目张
胆地撩逗，攒着劲，愤怒地吐穗、发
芽、冒尖、生长，一夜间，岸边就披上
了一层深深浅浅的绿。

楼台前，水榭边，山坡上，游人如
织，娃娃，少妇，壮年，老人，皆在尽情
欢笑，人们恨不能将眼前的一切，紧
握掌心，带进梦里。万千朵蓄势已久
的梅花，听见花神一声清脆的号子，
一齐声势浩大地扯下面纱，绽出娇
颜。梅花家族品性不同，各领风骚：
宫粉梅花瓣交织，层峦叠嶂；朱砂梅
雍容华贵，稳重端庄；绿萼梅花蕾浅

绿，静若处子……她们花团锦簇，笑
语盈盈，相映成趣。春风终于姗姗而
来，风儿悄悄抛了个媚眼，玉蝶梅、骨
红梅、送春梅、美人梅、垂枝梅，一时
如点燃的烟花，嗷嗷叫着，势将一生
的精华在这一刻挥霍干净。她们舒臂
伸腰，搔首弄姿，开得宣泄，开得奢靡，
开得汪洋恣肆，开得旁若无人；她们殷
红，浅黄，纯白，淡墨；她们像一团火，一
片霞，一帧画，一场梦；她们用尽铺陈、
起伏、回环、夸张的排比虔诚地赞颂着
这个春天。一缕缕，一团团，一阵阵的
幽香，醉了游人，醉了草木，醉了城南。

不仅城南，家乡城北，三祖寺畔
的山谷流泉，也妖娆着梅花的身影。
溪水淙淙，徜徉谷间，沿小陌，缘溪
行，两岸茂林修竹，落英缤纷。行百
十步，山谷豁然开朗，有吞吐天地之
势。一时崖壁如切，藤萝缠绕，却见
这崖壁上，石刻密布，时间自唐朝至
民国，前后千余年。辩其字体，楷、
草、隶、篆，无所不俱。识其作者，不
乏李德修、王安石、苏东坡、王庭坚、
胡缵宗、张楷等历代大家。四百余方
石刻中，有一首诗文对仗工整，镶嵌
唐刻宋刻之间，诗曰：“扶藜踏雪访梅
花，小驻青牛处土家。却笑十年萦组
绶，何如一夕卧烟霞。”此诗作者不可
考，或是青牛处士好友，专为寻梅而
来。作者慨叹：可笑我被官服绶带束
缚了多年，竟不如在这灿如烟霞的梅
林睡上一晚快活啊！随这千年一叹，
今人似乎也回到了千年之前那个红
梅映雪的初春，而家乡梅花之盛，也
随这首诗绵延了千年。山谷流泉溪
水泠泠，淡淡梅香和着墨香，也随之

氤氲了千年。
不仅山谷流泉，家乡的山上、坡

上、岭上、堤畔、堰下、村头、巷陌，无
处不荡漾着梅花映雪傲霜的芳菲，无
处不蕴藏着梅花盛大抒情的妩媚。
因而家乡的河，叫了梅河；家乡的寨，
叫了梅寨；家乡的渡，叫了梅渡；家乡
的街巷，叫了梅花小姐（传说是为了
纪念明朝一位乐善好施、喜爱梅花的
官宦小姐）；家乡的城，就叫了梅城。

梅花娇嗔一笑的日子，行走在梅
城的小陌，无处不是春天。

小陌又逢春
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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